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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①：江苏南京孙吴丁奉家族墓出土
的配有单镫的骑马陶俑。 邵世海摄  
    图②：唐代彩绘驯马陶俑（局部）。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图③：辽宁朝阳冯素弗墓出土的木心
钉鎏金铜片马镫。 辽宁省博物馆藏  
    图④：15—16世纪西班牙马镫。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拉住缰绳，抬起左脚踩住马镫，借着左
脚踩镫的升力，右腿向后向上大幅度摆起，
跨过马鞍平稳落座——这套上马的流程，是
不是看起来很丝滑？但在马镫发明之前，直接
跳上马背、踩土坡或上马石上马、依靠同伴辅
助上马等形式，都似乎没有那么“优雅”。

马镫的作用，不止于辅助上马这么简单。
有了它，骑手可以在骑马时保持身体的稳定
与平衡，从而更好地驾驭马匹。马镫在西方
被称为“中国靴子”，它带来的军事优势，随
着丝绸之路等东西方交流路径传播扩散，影
响了亚欧大陆的战争形态，甚至间接塑造了
欧洲的骑士制度。

从单镫到双镫

考古实证表明，马镫在最初是以单马镫
形态出现，只见于一侧，用于上马时踏用。
1958 年，湖南长沙金盆岭西晋永宁二年 （302
年） 墓出土骑马陶俑，俑身马鞍下 （左侧）
垂有一枚三角形单镫，右侧无对应器物，考
古学界判定其仅作踏蹬上马之用，无法在骑
行中承托人体重量。

2025 年初，江苏省文物局披露，2019 年
发现的南京五佰村孙吴丁奉家族墓作为新发
现文物点，完成了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现场
调查和登录。该墓葬出土的一件骑马陶俑刷
新了一项纪录——这只陶俑的骑手戴着圆形
小帽，上半身笔直地坐在高桥马鞍上，双臂

和左腿已经残缺，但令人惊喜的是，马身
依旧完整，就在马腹左侧，垂挂着一只三
角形的马镫——丁奉是三国时期吴国将领，
建衡三年 （271 年） 去世，这意味着，丁奉
墓的相关发现把马镫的出现时间提前了 31
年，打破了“马镫最早在西晋出现”的
说法。

单镫之后，便是双镫。这一过程并没
有经过太久，但也恰恰证明了技术演进的
渐进性。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江苏南京象山
琅琊王氏家族墓被考古发掘，其中 7 号墓的
墓主人一般认为是“书圣”王羲之的叔叔
王廙。王廙于公元 322 年去世，墓
中出土的一件陶马俑已经佩
有双镫，为目前已知最早
的双镫类文物。

除 了 骑 马 陶 俑 ，
辽宁朝阳袁台子墓、
辽宁朝阳冯素弗墓
等均出土过东晋十
六 国 时 期 的 马 镫
实物，宁夏固原北
魏墓则出土过北魏
时期马镫实物。

中国社会科学院
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
护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吕鹏
认 为 ， 这 条 考 古 证 据 链 表
明，中国古人在三国魏晋时期已
完成从单镫 （辅助上马） 到双镫 （稳定
骑行） 的发明、应用与传播。

造型材质各有不同

中国早期马镫镫柄较长，柄上穿孔位
于柄上部，多用木芯，外包鎏金铜片、铁
片和皮革。比如，辽宁朝阳袁台子墓出土
的马镫为木芯外包皮革，辽宁朝阳冯素弗
墓出土的马镫为木心钉鎏金铜片。宁夏固
原北魏墓出土的马镫则为铁制。

值得一提的是，辽宁朝阳冯素弗墓出
土的马镫，是辽宁省博物馆马年生肖展的
主角，也是该馆的珍贵馆藏之一。这对马
镫出土于 1965 年，高约 24—25 厘米、宽
16.8厘米，由桑木条包钉鎏金铜片制成。

这副马具的独特之处，要从 2 个关键词
说起：“双马镫实物”“有年代可考”。

根据史料记载，冯素弗去世于 415 年。
在清理墓葬时，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对马镫。
因为在墓中埋藏时间太长，马镫已经出现
了腐蚀和残断，体形也收缩变小，木芯和
外包的鎏金铜片分离，但整体形状并未改
变。目前尚未发现有比冯素弗墓出
土的马镫年代更早、保存基
本完整的双马镫实物。

木制与铜铁之外，
马 镫 还 有 银 制 与
玉制。

《南 齐 书》记
载，齐武帝责备其
子 庐 陵 王 萧 子 卿
过度奢侈“纯银乘
具 乃 复 可 尔 ，何 以
作镫亦是银？”——
用纯银做乘马用具就
可以了，为何做马镫也
用银子？

在 《世说新语》 中，亦有关
于玉马镫的记载：“谢中郎在寿春败，
临奔走，犹求玉帖镫”，说的是东晋时谢安
的弟弟谢万于公元 359 年统兵北征，结果兵
败寿春，在逃亡之际，临上马前还要求使
用嵌了玉的马镫。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跃马扬鞭——马
年新春文化展”上，展出了一件明代刻花
黄玉马镫。据中国国家博物馆策展人许文
珺介绍，原以为黄玉马镫不是实用物件，
但专家发现它有明显的磨损痕迹，还带有
尘土，从而判断其曾被实际使用过。

改变战争形态

在中国古代，马在战争中一直扮演着
重要角色。商代晚期，马车在交通工具的
基础上扩展了战争工具的用途，西周时期
马车真正用于战争。当时拥有马拉战车数
量的多寡，成为衡量军事实力的重要标志，

“千乘之国”“万乘之尊”的说法由此形成。
到了战国时期，依赖马拉战车的“贵

族战争”在机动灵活的游牧骑兵面前尽显
劣势，以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为代表，
骑兵开始取代战车成为战场新锐，“战车+
骑兵”作战优势为秦统一六国提供重要助
力，魏晋南北朝时骑兵得到迅速发展并于
唐朝走向成熟，成为战争中的主要力量。

“马镫让骑手的双脚有了‘支点’，从
而得以解放双手，在高速运行的马匹上稳
定地操控弓箭、长矛，实现人马合一。尤
其是甲骑具装 （骑手与马匹都披上铠甲）
的出现，让骑兵成为‘冷兵器时代的小坦

克’，冲击力大大提升。”吕鹏介绍，战斗
力的不断增强，为骑兵的作战方式在袭扰、
骑射的基础上，扩展了集团性的军团冲锋，
从而改变了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形态。

有了马镫，骑手夹枪冲锋时，甚至可
以站立起来，将全身重量和马的动能通过
长矛传递给目标。古代骑士或许并不知道

“动量守恒”是何原理，但他们已然通过脚
踩马镫的动作，展开了亲身实践。

说到马镫等马具在战争中的运用，就
还要说回三燕时期。在已发掘的三燕文化
墓葬中，有多座墓葬发现了双镫。

“鲜卑为游牧民族，马是其重要迁徙
工具。三国时期，鲜卑族首领莫

护跋率其诸部从北方草原
南下，入居辽西。虽然

定居下来，但马的重
要 性 不 但 没 有 削
弱，反而因与周边
部 族 争 夺 生 存 空
间及生产、生活
资源的需要得到
强 化 。” 辽 宁 省

文 物 考 古 研 究 院
研究馆员田立坤认

为，慕容鲜卑能够
征服高句丽、夫余及

宇 文 、 段 部 并 问 鼎 中
原，除了其在内政上采取

了顺应当时形势的政策，强大
的军事力量尤其是装备完善的重装骑

兵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燕文化马具首先在部族冲突中传到

了高句丽地区，并通过高句丽影响到朝鲜
半岛南部以及日本列岛。在田立坤看来，
从组合、形制、结构等方面来看，朝鲜半
岛和日本列岛古坟时代的马具，包括马鞍、
马衔与马镳、马镫等，都能从三燕文化马
具系统找到渊源。

6—7 世纪，欧亚大陆草原民族往来迁
徙，马镫的使用逐渐从东向西传播扩散，
传到萨珊波斯、阿拉伯、拜占庭等，8 世纪
后在欧洲逐渐普及。随着欧洲封建制度的
建立，骑兵成为封建领主军事武装主力，
封建贵族骑士成为骑兵的主体。重甲骑士
只有借助马镫，并在仆人帮助下，才能够
跨上战马，并在同样装备重甲的战马背上
保持稳定、有效战斗，不至于在格斗碰撞
中轻易落马。可以说，马镫又为欧洲中世
纪的骑兵重装化浪潮提供了技术支撑。

也许，从材料和形制上来看，马镫是
一项再简单不过的马具。但从实用价值来
看，马镫的发明，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革命

性的。正如美国史学家林恩·怀
特所说：“只有极少的发明

像脚镫 （马镫） 这样简
单，但却在历史上产

生了如此巨大的催
化影响。”英国科
学技术史专家李
约瑟也总结道：

“就像中国的火
药在封建社会的

最后阶段帮助摧
毁了欧洲封建社会

一样，中国的马镫
在 最 初 帮 助 了 欧 洲 封

建制度的建立。”
时至今日，硝烟散去，重

甲骑兵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但无论
是草原牧民放牧、马术选手竞技，还是游
客骑行游览，马镫依旧是人马之间不可或
缺的小小支点。方寸器物承载千年智慧，
这项发明，仍在持续书写人与马共生同行
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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